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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专题】

想象的重构：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

许哲敏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

　 　 摘　 要：谜题叙事作为制造悬念、保持收视期待的有效策略，在当下的叙

事文本中运用广泛，值得深究。 作为最具想象力的电影类型之一，科幻电影的

故事建构中存在着诸多颇具代表性的谜题叙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建构思维

谜题的时空重构，建构话语谜题的语义重解，建构主体谜题的身份谜云。 在数

字技术、智能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不仅具有文本上的意

义，更具有回应时代叙事艺术关切的价值。 在将要或正在到来的后电影时代

中，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也许可以作为数字时代电影艺术本体论的重新探讨

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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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题叙事研究自 ２１ 世纪初就已得到关注，较早见于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波德维尔

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及其与汤普森合著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等著作中提出的

“ｐｕｚｚｌｅ ｆｉｌｍｓ”（国内学者将其翻译为谜题电影）。 他们指出：“谜题电影创造出令人困惑

的故事时间模式或因果关系，观众可以通过重看电影找到线索。” ［１］１０２“谜题电影的核心

在于其对观众‘明目张胆’的误导，致力于制造悬而未决的疑点，以及鼓励观众怀疑所叙

事件的真实性。” ［２］９２美国学者芭芭拉·科林格提出：“谜题电影是一种超级类型，共同的

美学特征将不同类型的电影囊括其间。” ［３］１５７英国电影理论学者沃伦·巴克兰则认为

“电影谜题建构的复杂性体现在两个层面：故事文本和叙述方式” ［４］６。 从上述学者的论

述可以看到，“谜题电影”实际上更多地落脚于叙事层面，称为谜题叙事可能更为准确。
笔者认为，谜题叙事指内容上致力于建构事物或人物的未解之谜，叙述上致力于通过复



杂的叙事技巧使观众远离真相、增强故事理解难度。 谜题叙事作为制造悬念、保持收视

期待的有效策略，在当下的叙事文本（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 ／网络剧、纪录片等）
中运用广泛，值得深究。

作为最具想象力的电影类型之一，科幻电影的故事建构中存在着诸多颇具代表性

的谜题叙事。 一方面，科幻故事对于未来的想象形成了谜题的叙事“底本”，如学者吴岩

所指出的，“自然、社会、人类本身存在着巨大的知识之谜和存在之谜，这种知识与存在

之谜的破解是科幻电影真正的美学根源” ［５］。 未知、未解之谜是牵引观众的有效手段，
故事中的某些“意有所指”的映射引发了观众对现实的再思考。 另一方面，创作者对叙

述的科幻事件进行想象性的解构与重构，形成谜题叙事的“述本”，以“不可靠的叙述”制
造着故事文本的罅隙与弥合。 在这种想象的重构中，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主要基于时

空重构、话语重组与身份疑云进行。 在数字技术、智能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科幻电影

的谜题叙事不仅具有文本上的意义，更具有回应时代叙事艺术关切的价值。

一、 时空重构：建构思维谜题

毋庸置疑，电影是最迷人的时空艺术之一。 当下的现实时空，通常被认为是四维

的，以 ＸＹＺ（长宽高）分叉三轴代表空间，以 Ｔ 代表时间。 其中，时间 Ｔ 的发展向度是线

性且向未来延伸的，并遵循着因果关系的线性规律。 人们在三维空间与时间的组合定

位中生存，这个定位，既指向地理（空间痕迹），又指向历史（时间痕迹）。 在科幻电影中，
这种四维时空可被任意嵌套、拼叠、并置、缩放、扭曲、割裂甚至倒装，科幻电影在对时空

的大胆想象和非常规叙事中颠覆观众的惯常认知，异于常态的复杂时空关系和非线性

叙事对观众的理解能力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进而编织出令人眩目的思维谜题。
（一）异维的时空

在自然科学领域，引力波、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平行时空理论等科学猜想已被证

实或正在进一步求索中，这也为科幻电影中时空的自由畸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电影的

放映一般是历时的（特殊放映手段下的倒放、跳跃观看等非正常观看模式除外），这意味

着科幻电影的异维时空需要在线性发展的时空中加以呈现。 于是，二者的不协调必然

产生“谜样”的效果。 这种异维呈现，体现了人类对未知时空的好奇和恐惧，同时架构起

可供某种危机发酵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
在异维时空中，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合一的整体，而是各自独立的。 其一，表现为时

间的异维化。 在电影中，时间仿佛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一切空间展开的结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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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６］。 众所周知，正常的时间发展向度是从过去到现在至未来。 但在科幻电影中，时间

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果发展和时不可逆的规律被打破，出现了平行式、循环式、穿越式等

由时间异维引起的时空。 量子力学认为，量子可以呈现为量子相干的叠加态，在量子测

量的一瞬间发生波包塌缩使之呈现为一个确定的结果。 在圈量子引力中，“时间的基本

过程不再能够被形容为‘一个瞬间接着另一个瞬间’，时间的流逝是世界所固有的，是世

界与生俱来的，从量子事件之间的关系中产生。 这些量子事件正是世界本身，产生它们

自己的时间” ［７］１５２。 基于此，由时间异维化所建构的谜题的首要费解之处在于时间的无

征兆突变或多向扩张的发散式衍生，观众难以明确地把握事件发展顺序。 如澳大利亚

电影《前目的地》 （２０１４）中，１９８５ 年奉命执行任务的时间特工中年约翰，穿越到 １９７０
年，引领青年的自己（手术后成为男性）一起穿越至 １９６３ 年，与手术前女性身份的自己

相恋，生下婴儿期的自己（雌雄同体）并送到 １９４５ 年。 人物关系的模糊和时间穿越的无

序令人目眩。 美国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２００９）、《蝴蝶效应》（２００４），中美合拍电

影《环形使者》（２０１２）等影片也同样用时间线的复杂穿梭制造过去、现在、未来的多向互

为因果变化，进而织就庞杂的思维难题网。
此外，由时间异维化所建构的谜题的费解之处还在于异维时间衍生空间 ／人物的物

化形式、样貌基本相似，观众需要通过微末的细节变化才能加以分辨。 例如，在美国电

影《彗星来的那一夜》（２０１３）中，尽管影片已借由剧中人物之口解释了“薛定谔的猫”所
涉及的平行时空原理，但由于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一个平行时空，８ 人不同时刻

选择的叠加，理论上开启了 Ｎ 个时空，每个时空产生的人物和环境近乎一致，而这些衍

生人物的活动空间又非只囿于所属的产生时空，他们因相互试探、发生人性危机而进入

另一个平行时空，因而更难以明辨。 在我们的现实时空中，时间不可逆转地消逝着，个
人时间与外部时间的因果链是重合向前的。 然而，在这类故事中，片中人物的个人时间

和外部时间的顺序在某个时刻并不一致［８］。 时间的异维化使个人时间的因果链产生倒

挂、断裂或折叠交叉，事件发生的因果顺序本身为“谜”，加之人性在时间异化中的“阈限

态”，多重不确定性叠加，升级了故事中的危机态势。
其二，空间的异维化。 科幻电影中用以作为思维谜题的空间异化，主要表现是虚幻

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无缝接轨或相互嵌套，以及如迷宫般看似存在出口却近乎原地打转

的循环空间。 关于前者，文字描述自古有之。 《庄子·齐物论》中庄周自述梦蝶，“不知

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物化’” ［９］。 美国

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也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提及与此类似但更具科幻色彩的“缸
中之脑”：假如科技进步到可以将人的大脑截取放进一充满营养液的缸中，并使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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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接入一台超级电脑中，电脑能给这个“人”提供现实世界的一切真切感受，那么，
此“人”将如何觉察自己的困境。 若将这一情况上升至集体，形成集体无意识呢？［１０］ 其

背后暗含的问题是：当虚幻空间与现实空间完全相接时，人们如何确定真实？ 显然，这
并非易事。 在科幻电影中造成这种虚幻空间的因素有梦境、拟态科技、核辐射突变、异
星能量等。 例如，美国电影《盗梦空间》（２０１０）中，柯布等人利用高科技设备建构梦境，
进入他人的潜意识，窃取或植入思想，梦中梦的多重虚幻空间令影片谜云丛生。 影片结

尾，柯布用以区分虚实的那枚陀螺仍在旋转，柯布完成任务后是否回到真切的现实仍是

导演留给观众的未解之谜。
与虚实难分的空间疑云有所差异，循环空间之谜则是人物被困于类似“彭罗斯阶

梯”般的空间无法摆脱。 彭罗斯阶梯，是几何学中的悖论，指始终向上或向下、没有尽头

的阶梯，沿此阶梯一直向上或向下走，将回到原点，在视觉上呈现为一个非平面的循环

空间。 墨西哥电影《意外空间》（２０１４）中即重现了彭罗斯阶梯的循环空间。 警察追着小

偷被困于一段九层楼梯中，九层再往上回到一层，一层再往下又到九层。 与循环时间造

成的空间重复、时间重复不同的是，循环空间中的时间是流动的。 《意外空间》中的主角

即因困在循环空间中时间太久而绝望死去，导演以此来暗示人物内心的枷锁。 这些异

维空间所呈现的奇观异景营造了视觉冲击，满足了观众的视觉快感，但这仅是其次要功

能，更重要的是它们由此开启了影片对人、空间、意识三者关系的思考。
（二）时空的结构性重述

如果说时空的异维建构形成了内容之谜的话，那么围绕科幻世界的时空所应用的

结构性解构与重构则提供了考验思维能力的形式之谜。 从理解的难易程度看，顺时结

构最有助于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即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叙事。 但这三

者的顺序在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中常被打乱，以非线性叙述形式进行，一方面，这与影

片本身的时间异维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其结构性谜题的策略之一。
非线性叙述在电影史上比较常见。 １９２０ 年具有科幻色彩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卡

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即运用这种叙事策略为影像注入逻辑的谜题。 在非线性叙述中，谜
题的难解程度取决于叙事时空的跳跃、断裂的跨度，情节的悬置、延宕的幅度，突转视角

出现的密度等。 例如，在美国电影《致命魔术》（２００６）中，故事本身不涉及时间穿越，但
导演诺兰在向观众传达故事时采取倒叙加插叙的方式，使时间线成为干扰故事理解的

首要因素。 电影以波登被设计杀害安吉尔开头，通过波登阅读安吉尔的日记本对过去

事件进行追溯，但同时安吉尔的日记中又记载了他偷盗并阅读波登日记的情形，由此开

启了对过去的过去的事件的回忆。 简言之，故事中三个时空交叉剪辑，现在时空、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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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日记时空、波登日记时空相互交织，一个时空的谜底将要显露端倪之际则被悬置起

来，开始另一时空的叙述。 与此类似，我国电影《欲念游戏》（２０１９）也将故事发展时空切

割重组，以经过———结果———原因的顺序展开故事，增加了谜题成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幻电影的时空结构性重述中，预叙法的应用也为影片的谜题成

分加码。 预叙，指某事在发生之前便预示了它的某些方面。 从观众的角度看，事情发生

在未来，但从叙事者的角度看，事情则发生在过去［１１］。 在美国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

子》（２００７）中，在亨利第一次见到克莱尔时，克莱尔已然深爱着他。 克莱尔告诉他，未来

的亨利穿越到她的六岁时两人会相遇。 在后续的故事中，事情果然如此发生。 从影片

的故事发展看，那是亨利的后续故事，但是从事件的先后看，那又是已然发生的“过去”。
又如，美国电影《降临》（２０１６）的开始部分，女主角露易丝已有女儿且因病死去。 但随后

的情节中露易丝仍是单身女子，情节的矛盾令人心生疑虑。 直到结尾观众才明白，露易

丝在与外星生命交流中获得预知的能力，前述片段正是她未来的人生。
可以说，时空的结构性重述刻意以极具误导性的时空安排制造悬而未决的疑点，增

加观众解谜的难度。

二、 语义重解：建构话语谜题

在西方的圣经故事中，曾经语言一致、齐心协力的人们试图筑起直达天庭的巴别

塔，却因上帝区隔了各地的语言，沟通不畅、嫌隙渐生而半途而废。 福柯在其《知识考古

学》中指出，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在话语介入事件中接收话语的每一时刻［１２］。 话语对象、
叙述形式、概念的生产以及话语主题构成了话语形成的规则，表现为隐性话语实践、显
性话语实践等不同范畴［１３］。 对话机制的生成与关闭、语义的正解与误解、话语的坦白与

隐瞒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事件发展的进程。 科幻电影中不同物种、人种的话语逻

辑有所不同，个体与个体间也可能因内在欲望机制的不同而在言语上故布疑阵，因此，
科幻电影时常借助对话语的重新解析来建构话语谜题，此建构至少包含两种路径，其一

为话语逻辑的重构，其二为话语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一）话语逻辑重构

解读话语既可能受说话者的语气、表情、所在环境的影响，也与听话者的认知水平、
即时情绪、过往经历等因素有关。 话语的个中奥妙，为谜题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德国、荷兰合拍电影《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２０１４）即围绕着本杰明在警局供述

如何参与黑客组织及被追杀的过程，故布疑阵，令剧情一再反转。 影片以第一人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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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要是我能知道一切将会这样，我绝不会那么做”，影片中本杰明表情的哀伤和言辞

的恳切奠定了其“忏悔”的基调，这也是误导观众的开始。 本杰明回溯案情时漏洞迭出

的话语与女警玛丽明察秋毫的细究，将剧情导向本杰明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结论”。
女警因同情而私下放走了他，本杰明为她演示了方糖四个变一个的魔术并感慨“每个人

只会看到他愿意看到的”，此语成为影片的点睛之笔，以同构异义的方式揭示了谜底：对
于玛丽而言，此语是本杰明发现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感悟；而实际上，却是本杰明利

用掌握的信息精心布局骗取了玛丽的同情而使她放走自己后的暗示。 本杰明并非精神

分裂，其在供述中所言的三个同伙皆存在。 玛丽在他七分真三分假的话语中重新解析

其话语，殊不知正落入了那套说辞的陷阱。 显然，这也是导演对观众的诱导，观众在看

片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对影片传递的话语之谜进行判断和解析。 如果将这种话语逻辑重

启的对象换成外星生命，那么这个谜题则更显神秘。 美国电影《降临》（２０１６）最大的谜

题在于外星生物“降临地球的目的是什么”，影片着力展示语言学家分解、重新组装这个

问题并将之呈现给外星生物。 得到回应后，露易丝依据外星生物所画圆圈的“触角”表
达出的语素将其解读为“提供武器”，但同时她也对外星生命是否明白武器和工具在语

言表达时的区别有疑虑。 实际上，露易丝破解外星人话语之谜的过程也是习得外星人

思维能力、对其话语逻辑重构的过程，她最终破解出来的答案是“提供礼物”———这个礼

物就是外星语本身。 此片谜题构思的精巧之处在于将解谜行为与谜底划上等号，同时，
向大众演示了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科幻式实践。 据此，我们看到了在对话语的逻辑重构

中呈现出的话中有话、言外有意的“出位之思”。
（二）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 语言符号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方面，
即语言表达方面可被感知的能指；另一个是观念方面，即符号中以能指为中介所表达的构成

语言内容方面的所指［１４］。 能指与所指既可以同构也可以异构。 福柯在其《词与物》中指出，
文化让语言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或可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切断［１５］。 科幻电影

中用以建构言语谜题的所指与能指的分离即体现了福柯所言的二者的切断关系。
以美国电影《十二只猴子》（１９９６）为例，影片讲述在一场病毒之后，人类几乎灭绝。

残存的科学家们猜测病毒由“十二只猴子”引发，派出科尔前往 １９９６ 年查明事件真相。
尽管影片开篇即开宗明义地出现由猴子图案组成的图腾，但显然，“十二只猴子”这一能

指只是符号式的代码，其所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猴子。 “十二只猴子是什么？”这是影

片的核心谜题。 在片中，该能指的所指随剧情进行了至少 ８ 次改变。 虽然存在诸多所

指，但如同多数谜语的谜底只有一项那样，该能指真正对应的所指在故事中是既定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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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的。 之所以谜底难寻，原因一是那些所指中存在多个干扰项，使某个语言能指的所

指不断发生变化；二是其设定的所指一般超乎日常生活的能指与所指的组合关系（如
“十二只猴子”并不是动物，而是杰佛所领导的组织的名称）。 这种分离式的语言指认，
因改变了日常用语的习惯而对解谜进程造成了阻碍，加大了解谜的难度。

三、 身份疑云：建构主体谜题

身份作为谜题建构的一种取向被赋予了诸多可能性。 科幻电影通过想象塑造了诸

多生命体的“身份”，如外星人、异形、赛博格、电子人、复制人、基因改造人、变异人等，科
技力量的注入不仅改变了身体形式，引起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反思，更增进了多元的思

考。 这种思考发端于屏幕内的故事，外延至看故事的观者。 那些或真实、或伪装、或模

糊的身份背后的主体的焦虑、矛盾与困惑，将各物种、人种置于交互驳杂的状态中，以此

造就叙事的转折与思想的暧昧。
（一）身份虚焦

身份观念，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常作为民族、国家、种族、阶层的

标识、政治社会变迁的参照物、个体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身份的虚焦与聚焦，带来的是

与之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等诸多层面的连锁反应。
身份虚焦，直观表现为主体身份的模糊。 这类科幻谜题设定常置入两个或两个以

上外在形象具有极大相似性或同一性的故事主体，借以在视听表述中蒙蔽剧中人物及

剧外观众，既引导观众关注主体命运，又进一步增强其辨认难度。 其一表现为多人共用

一个身份：为了让外界的目光聚焦于对主体自我（们）有益的身份，具有相似甚至相同外

貌的几人共同协商，只对外显形一个身份。 美国电影《致命魔术》就借此支撑“魔术师的

移形换影如何实现”这一主要谜题。 波登的身份其实包含双胞胎兄弟两人，他们轮换出

场，甚至连波登的妻子也不知实情。 他（们）的对手安吉尔则是借助科技的力量复制出

多个自我，同样只对外显露一个身份，以此在进行魔术表演时实现身体的瞬间移动。 而

在英、美、法、比利时合拍的《猎杀星期一》（２０１７）中，实际名字为“星期一”至“星期日”
的七胞胎姐妹为了在限制人口暴涨、实行“一家一孩”的社会中不被强制“休眠”，外出活

动时共用“凯伦·赛特曼———独身子女”这一身份。 对她们而言，“赛特曼”只是赖以生

存的面具。 尽管七姐妹性格大相径庭，但具有辨识度的个体身份被迫处于模糊状态。
正如“星期日”临死前所言：“我不知道我是谁。”“星期一”的失踪带来了虚焦身份的危

机，也揭露了以开曼为首的政客的阴谋：表面上，将违法超生的孩子强制“冷冻睡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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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他们在更好的世界中苏醒，实际上却是以此为由将这些孩子骗进“睡眠舱”内焚

毁。 故事中七姐妹每一次身份的隐藏和暴露即为一次建谜与解谜的完成，同时也意味

着其身份挽歌的奏起。 与此相比，主体在被迫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共用一个身份

则更显残酷，其行为实质是他的身体为他人所占用，此情节多发生于虚拟世界或意识领

域中。 创作者以意识身份与身体身份的错置为出发点，用以模糊个体与个体间的身份

边界。 如美、德合拍片《异次元骇客》（１９９９）中，来自 ２０２４ 年的大卫将自己的意识链接

至 １９９９ 年虚拟世界中的道格的身体，杀害了发现虚拟世界秘密的付汉龙，道格由此被指

认为凶手。 ２０２４ 年的珍妮厌恶大卫的残忍，爱上了道格，但道格的身体中的意识身份是

道格还是大卫，却难以明辨。 另一种身份虚焦产生的谜题是一人同时具有多个身份，利
用其身份的切换和亦真亦假的表述产生虚焦之感。 如美国电影《变脸》 （１９９７）中的亚

瑟，为了套取恐怖分子的信息，运用科技手段撤下自己的脸皮，换上恶贯满盈的凯斯的

脸皮，并因此具有了凯斯和亚瑟的双重身份。 殊不知，从昏迷中醒来的“无脸”凯斯也用

了此计。 两人身份和面容的错置及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让其周围的家人朋友无所适

从。 以假为真、以真为假的双重身份并置，加强了戏剧冲突。
（二）身份重建

从叙事的层面看，科幻电影中身份重建的谜题表述，在内容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误
识阶段———主体确信自己的身份为真；怀疑阶段———主体或他者怀疑其身份有诈；重建

阶段———主体或他者在一番求证后获知真实身份，以此重建对其身份的认知。 该类表

述至少涉及三个问题：一是主体身份的内显外隐；二是主体身份的内隐外显；三是主体

身份重建的内显外显。
主体身份的内显外隐，是指主体清晰地知道自己身份，但对外隐藏，外隐中的种种

不确定因素即构成动态的智力游戏。 美国电影《千钧一发》（１９９７），虚构了一个将经过

基因工程改良的人视为上等人的社会，自然出生的文森特被社会定义为“残次品”，长大

后他处处受限，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文森特买了杰罗的身份。 围绕这个出发点，影
片将文森特能否成功隐藏真实身份登入太空作为终极之谜，故事包含着一层又一层小

谜题，从安东的去向到航天局的凶杀案凶手，再到文森特女友的真实身份，以及宇航局

化验官发现文森特的内隐身份等。 身份是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吗？ 影片以文森特成功实

现航天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主体身份的内隐外显则指主体对自我身份存在误识，但他者却了若指掌，该谜题建

构策略在科幻电影中颇为常见。 从科技驱动下的记忆植入或篡改，到遭受剧烈伤害暂

被遮蔽的记忆，再到遭遇生化危机被迫再生的身份，以及因他人利益而被设计蒙蔽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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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种种情形使主体确信自己的当前身份为真，而当真相一旦被揭开，令人倍感残酷。
例如，日本赛博格题材电影《攻壳机动队》（２０１７）中的蜜拉是第一个生化人。 她的关于

家人和事故的记忆皆为技术导入，影片着力刻画了蜜拉历尽千辛万苦解开隐藏身份的

曲折。 再如，在法、美合拍片《源代码》（２０１１）中，故事开端即呈现柯尔特在科学家的安

排下重返事故现场，创作者采取只显露主角面部特写的限制性视角让观众误以为试图

拯救“世界”的英雄是个正常人，同时，柯尔特也未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故（内
隐），但从科学家怜悯的目光可知其必然发生了什么（外显）。 影片末尾谜底揭晓，在全

景镜头中柯尔特是仅剩头部和部分胸部的残躯。
主体身份重建的内显外显则呈现为主体不仅明知自己的身份，而且对他人予以宣

示。 此谜题表述的要旨在于所建构主体的真实身份异于平常。 美国电影《这个男人来

自地球》 （２００７）即为典型例子。 大学教授约翰与同事话别，突发奇想将自己隐藏了

１４ ０００年的秘密（内显）诉诸他人（外显）。 他称自己生于旧石器时代，是人们口中的“基
督”，他的经历即为人类文明简史。 在场聆听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

家、生物学家等皆从自己的学术积淀出发对他提出质疑，答疑过后约翰笑称自己在玩游

戏，众人轻松离去，唯剩心理学家威尔和历史学家桑迪。 约翰自述曾使用多个假名，其
中之一便是威尔父亲的名字。 曾觉得约翰患有心理疾病的威尔突然意识到约翰竟是自

己的父亲，导致心脏病发作死亡。 这个情节间接证实了约翰所言非虚。 影片中众人与

约翰的学术激辩，同时也考验着观众的思辨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身份虚焦还是身份重建，关于主体的科幻电影的谜题设定，

最后都引向了“我是谁”的终极诘问，涉及诸多哲学上的思考。 例如，“人”应当如何定

义？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 人工智能 ／异种生物 ／克隆

人是否具有生命权？ 等。

四、 文化价值：后电影时代的叙事映射

智媒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技术深度地嵌入现实生活，网络技术、多屏互动、碎片化

阅读等现象渐次更新着叙事文本与受众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线下观影停滞，
线上观影兴起，或将带来大众观影习惯的改变。 这些，也必然影响电影的生产与发展，
改写电影的叙事内容与形态，或将其推进到“后电影时代”。

当前，信息与视频技术的普及使人们处于自发光屏幕的包围圈中（电脑屏幕、手机

屏幕、楼宇电梯间屏幕、户外大型 ＬＥＤ 屏幕、地铁车厢屏幕等），相同的电影，在不同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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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中可以随时暂停、随时开始、倍速播放、跳跃播放等［１６］。 在读取信息时，我们的阅读习

惯已经从传统纸质媒介的线性深度阅读转向了数字化媒介的发散式浅层阅读，同时，时
间与空间的概念正在数字世界中淡化。 科幻电影谜题叙事中时空任意叠置、扭曲、逆
转、跳跃等充满想象性的处理，与数字世界的发散阅读，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能回应科幻电影中的关于话语与主体的谜题

叙事。 一方面，网络时代，人们的沟通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 另一方面，网络生态的多

样性使信息发出者 ／接受者 ／旁观者的身份可以扑朔迷离。 当下飞速发展的智能媒体，
不断更新着人们对于物联、智联的想象。 值得关注的是，在媒介高速发展的当下，媒介

对人的延伸几乎可视为某种程度的“人工义肢”，正如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所言，义
肢“由几乎无活动力的人形器械过渡到主动的辅助系统，特别是在感官领域里” ［１７］１３６。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未尝不是进入了一种媒介赛博格化的身份中。 在上述背景下，如
果我们将科幻电影中关于主体谜题建构的身份识别问题置入其间，不难发现其中强烈

的映射性，关注于此，或可引发某种关涉现实的寓言式解读和探讨。
德国电影史学家托马斯·埃尔塞瑟（Ｔｈｏｍａｓ Ｅｌｓａｅｓｓｅｒ）于 ２０１９ 年提出了对当下电

影本体论的反思问题，他指出，“新世纪的首要问题是：电影是一种能思考的实存

吗？” ［１８］如若从科幻电影的谜题叙事进行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趋向肯定。 可以

看到，从内在的内容生产机制看，其谜题建构和解构的过程同时对应着剧中人、创作者

的双重思考；从外在的观影机制看，这也是观众不断产生新的推论、抛弃已有推论、再产

生新的推论的否定与肯定交织的思考过程。 在将要或正在到来的后电影时代，科幻电

影的谜题叙事或将以一种更直观且深刻的方式对时代的某些特质予以映射，甚至可以

作为数字时代对电影艺术本体论重新加以探讨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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